
租赁厂房遇上强制执行

位于金华市宾虹路一段118号（以北）

的工业园区，原为金华某知名门业企业所

有，2013年因该门业企业向银行贷款而设

定抵押。此后，借款纠纷经法院审理后进

入强制执行程序，该园区房地产因之前的

抵押面临法院强制拍卖。

2018年11月7日，婺城区法院在园区

发出了第一份腾房公告，要求被执行人在

2018年12月7日前腾空抵押房产，其他合

法使用者向法院书面报备并提供合法使

用的依据。此时，园区里还租赁着40余家

企业。

“40多家企业情况不一，诉求也各有

不同。”案件承办人、婺城区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董新贵介绍，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

对园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多次召集园

区租赁企业协商腾空事宜。

租赁期快满的企业爽快地同意尽快

搬迁；也有企业提出园区拍卖后，想向买

受人继续租赁，可以把后续租金先交存到

法院；还有个别企业提起了执行异议之

诉，认为“买卖不破租赁”，要求继续租赁

在园区……园区拍卖推进缓慢，直到2019

年7月22日，执行异议之诉经过一审二审

有了“被驳回”的定论，园区抵押房产拍卖

工作得以继续推进。

2019年8月27日，园区抵押房产由婺

城区法院通过淘宝司法拍卖平台拍卖，金

华星程科技有限公司以1.1178亿元竞拍

成交。

疫情突袭干扰生产节奏

晟博公司是租赁在园区的企业之一，

并且是租赁面积最大的租户，主要生产健

身器材、脚手架，产品出口欧美。

“晟博公司是2015年开始租赁的，是

在园区抵押登记给银行之后，按照法律规

定，这样的租赁无法对抗抵押权，应该腾

空。”董新贵介绍说，在法院启动园区拍

卖后，晟博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厂房，准备

搬迁，并承诺在园区拍卖成交后3个月内

腾空。

“有些地方租赁时间衔接不好，有些

地方厂区面积不合适。”余娜说，寻找新厂

房并不顺利。

2019 年 10 月 22 日，园区拍卖成交

后，法院再次发出公告，要求所有相关企

业在2019年11月21日前腾空，到期不腾

空的，将采取停电等强制措施。

此时买受人已经明确不再出租厂房，

所以此前想继续租赁的企业也没有了退

路，开始陆续搬迁。到了 2020 年 4月，

园区剩下十几家企业没有腾空，包括晟

博公司。

2020年 4月 13日，法院第三次公告

腾房，责令所有企业在4月28日前腾空，4

月29日10时采取强制停电措施。

此公告一出，租户都不再抱有任何幻

想，纷纷在限期内腾空，但晟博公司却面

临新的难题：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晟博

公司的外贸订单明显增加，一笔千万元的

订单原计划可以在法院最后通牒的时间

期限内完成，但没料到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使正常的生产节奏受到很大影响，出

货时间被迫延后。更让企业犯难的是：按

照与国外客户的合同约定，产品必须在原

厂房完成，否则货品无法通过验收。

“通融”半月挽救千万订单

“那段时间，我们老板急得连觉都睡

不着，我的白头发也多了好多。”余娜说，

“当时还有700万元的货品要在5月5日、

5月15日验货、发货，如果这个时候转厂

生产，那就构成合同违约。只需要再给我

们宽限半个月时间……”晟博公司向法院

“求救”。

而此时，园区房产买受人则催促法院

尽快腾空厂房，“我们要谋划新的用处”。

董新贵很清楚千万订单对企业来说

意味着什么，“疫情发生后，许多企业遭

受重创，甚至关门倒闭，我们决不能机械

地强制执行将晟博公司挤到生死存亡的

境地。”

如何在晟博公司和买受人之间权衡

双方利益，董新贵首先在双方之间架起沟

通的桥梁，把企业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充分

地转达给买受人，争取买受人的理解和支

持。而后，他提出了尽量顾及双方利益的

解决方案：买受人对园区其他厂房进行拆

除、平整的同时，再给晟博公司15天时间

在原车间赶货、验收，完成这笔订单的所

有流程。买受人通情达理，同意了。

在这期间，晟博公司在多方努力下也

终于租赁到新的厂房。5月10日，办公场

地搬出园区；5月15日，千万元订单按时

圆满验货出单；5月16日生产车间动迁。

如今，在晟博公司的新厂区，上万平

米的大型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地

操控机器运送原材料和产品成品，一切都

有条不紊。余娜说，企业生产在新厂区里

迅速步入正轨，新的生产车间也将接受客

户验收。“要不是法院的柔性执行帮我们

迈过这个坎，我们厂200多人就散了！”站

在新的车间里，余娜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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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祠堂门口 白坭坦村的老人正在收听广播

（上接1版）

村民夏金森和陈泽民年龄相近。20

多年前，他从自家老屋中僻了一部分出来

开起小卖部。去年下半年，陈泽民来店里

买了一次粘鼠板，之后没再露面，再然后，

大喇叭就静默了。

“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广播站对于我

们老一辈的意义所在。”夏金森说，上世纪

50年代，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收音站，并配

备专职的收音员。天台县广播站，就是在

收音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夏

金森经常看到收音员挑着上百斤重的担

子，装着电子管收音机和扩音喇叭、电池，

到村里为农民播放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

目。农民们像看电影一样聚集在麦场或空

地，收听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直到深夜，

意兴盎然。

到了70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都安装了

广播，用的大多是舌簧喇叭和压电喇叭。

除了广播还有电影。“大喇叭会通知村民，

晚上几点放露天电影，田里劳作的村民得

到消息后早早收工，妇女儿童占场地，相邻

各村的人会走上十几里路赶去看。遇到停

电或机器故障看不成电影，大家又会一路

有说有笑返回。”夏金森兴致勃勃地回忆。

几乎和陈哲明“上岗”当广播员同一时

刻，小伙子王浩民成为了白坭坦村的驻村

联络员，第一次走进这座小山村。听说陈

泽民的故事后，他突然改变了曾经对农村

大喇叭这种广而告之的“硬核武器”的刻板

印象。

“广播站里描写了这里的沟沟汊汊、风

土人情，不仅藏着一幅幅精神地图，更流露

着白坭坦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对知识的

渴望。”而这种向往与渴望，王浩民觉得，是

这座山旮旯里的小山村迫切想走上求新求

变之路的真实写照。

看得到的未来

白坭坦村里藏着300多个农户的家

长里短。这两年，伴随着雷峰乡紧锣密鼓

地开发当地旅游业，白坭坦人在种植蔬

菜、杨梅之外，也开始琢磨办茶博园的可

能性。

6月2日上午，伴着远处黛青的山色和

丝丝缕缕的云雾，夏积东领着县审计局的

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对村里的林地进行

审批。按照计划，今年通往村里的村道也

将进行路面硬化。夏积东说，硬化完成后，

白坭坦村周围将形成一条环线。“路好了，

村里人出行方便了，城里人也可以进来听

到更多白坭坦的声音。”

尽管地处偏僻山村，但白坭坦人并不

算贫困。夏积东介绍，在外打拼的村民中，

不乏“身家好几千万的大老板”。这两年，

乡贤们反哺乡村，资助村里修建文化大礼

堂，还有一些在外头赚了钱的，回来盖起了

新楼房。这段时间复工复产后，陈哲明响

亮的播报，总免不了被村里此起彼伏的建

筑施工的声音压下去。

白坭坦在求变，陈哲明也在求变。特

别是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他

发现，村民们对广播内容有了更广泛的需

求。最近，陈哲明特意从夏积东那儿借了

《不同纠纷类型的调解案例与法律应用》，

“里面关于房屋宅基地纠纷的调解案例，对

眼下的白坭坦村十分受用，我打算在大喇

叭里播放。”此外，像“信访最多跑一地”等

当下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他觉得也有必要

让村民知晓。“毕竟前一任陈老师做得这么

出彩，我这个陈老师也不能干得太差。”他

笑着说。

广播又响了起来，夏氏祠堂门口，原本

闲聊的老人们变得安静，一旁“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横幅

鲜艳醒目。这个因为“一个人的广播站”而

被人注意到的小山村里发生着的故事，何

尝不是经济高速发展下中国乡村的一个缩

影——听得到过往，又看得见未来。

“宽限”15天保住企业千万元外贸订单
这背后，是法院在强制执行中的审慎和善意

白坭坦，响起来

本报记者 余春红

“如果无法在原厂完成生产，那

这笔订单就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出货、

验货；如果这笔订单无法顺利完成，

那我们企业的直接损失就是上千万；

如果这笔订单出事了，那我们企业也

将面临生死存亡……”5月28日，金

华晟博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博

公司）办公室主任余娜一连用3个

“如果”道出了1个月前企业曾面临

的状况。所幸，这些“如果”都没有发

生。而这，要归功于金华市婺城区法

院在强制执行中的审慎和善意。

编后：
后疫情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人民法院如何作答？在落

实“六保六稳”目标中，人民法院如何作为？这些宏大的问题，在细微的司法举措

中都能找到答案，在一个个具体的司法案件中都能找到回应。在婺城区法院的

这起强制执行案例中，法官努力居中沟通协调，审慎权衡双方利益，积极主动拿

出解决方案，在特殊时期为企业争取到15天时间，就是为企业争取了“生”的机

会，为200多名员工保住了饭碗。这就是司法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最好诠释。


